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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手机的普及以及功能的日益完善和多样

化，手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现代人生活的必备品。

手机使用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生活、工作和人际

交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很多的负面影响，手

机成瘾现象日益加剧，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尤为严

重。有调查显示，57.4%的大学生当手机无法正常

使用时会感到惶恐不安 [1]。手机成瘾又称手机依

赖、手机滥用、问题性手机使用。Goswami等 [2]将其

定义为个体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其生理，心

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Kim等[3]将其定

义为由于某种原因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

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不适应的一种病症，并认为它

的标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手机的滥用，二是手

机过多地影响生活、工作和学习，三是停机或手机不

在身边时，身心会出现一系列不适反应。尽管目前

没有统一的定义，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手机成瘾

属于行为成瘾的范畴，是一种强迫性依赖行为。

在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中，已有研究表明人格

特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4，5]。国外学者在调查手机

使用和“大五人格”关系中发现外向型的人有更高的

手机使用频率，主要在手机通话和短信服务上，而亲

和性低的人则更喜欢手机游戏 [6，7]。陈少华等 [8]、秦

曙[9]发现外倾性及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手机

成瘾，使用频率更高。杜立操等[10]考察大学生人格

特质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结果表明，神经质、内外向

维度对手机依赖有较好的正向预测作用。以上表

明，人格特征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密切。人格特质与

情绪体验关系密切，神经质是负性情绪强有力的预

测变量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11]。耿耀国等[12]

考察了网瘾学生人格特征与情绪的关系，发现具有

神经质人格的网瘾学生存在明显的焦虑情绪。吴凡

等[13]研究表明，具有个性外倾且不稳定人格特征的

酒精依赖患者存在更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情绪体验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密切，王欢等[14]研究表

明，焦虑能显著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行为。周芳等
[15]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CSH048）
通讯作者：黎志华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的关系：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

张斌 1，袁孟琪 1，黎志华 2，王叶飞 3，陈芸 1，邱致燕 1

（1.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系，长沙 410208；2.湖南农业大学教育

学院应用心理学系，长沙 410128；3.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系，长沙 410013）

【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人格特质、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正

负情绪量表与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对35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在性别，专业及生源地等方面均

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神经质人格与负性情绪、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

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88%。结论：负性情绪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情绪体验；人格特质；手机成瘾

中图分类号：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6.022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 Mediating Role of Affect

ZHANG Bin1, YUAN Meng-qi1, LI Zhi-hua2, WANG Ye-fei3, CHEN Yun1, QIU Zhi-yan3

1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2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3Department of Prevention, Medical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with personality and affect in college stu⁃
dents. Methods: Totally 359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nd asked to complete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for Chines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e scale, and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s, majors and birthplac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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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Negative affect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neurotic personality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Affect; Personality; Mobile phone addiction

··1098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年 第25卷 第6期
网络成瘾。国外研究表明，个体容易将日常生活中

长期积累的负性情绪通过物质滥用、依赖、成瘾等消

极方式排解，从而达到宣泄情绪、缓解压力的目的
[16]。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情绪体验在大学生人格特

质与手机成瘾关系中是否有中介作用，为确定手机

成瘾的易感人群，更好的防治手机成瘾提供切实的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在长沙某大学随机选取大

一至大四的学生进行取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

回收有效问卷 359份，有效率为 89.75%。其中男生

143人，女生 216人；文科生源 82人，理科生源 277
人；农村生源212人，城镇生源147人。

1.2 工具

1.2.1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MPATS） 由熊婕等[17]编制，采用 1
（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五级计分，得分越高表

示手机成瘾越严重，共 16个项目，包括戒断症状、突

显性、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4个维度。

1.2.2 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
fective Scales, PANAS）[18] 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其

中正性和负性条目各10条，采用1（完全没有）-5（非

常多）五级计分，用于评定个体的正性和负性情绪。

1.2.3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for Chinese,
EPQ-RSC） 由钱铭怡等 [19]编制，共包括内外向

（Extrovision, E）、神经质（Neuroticism, N）、精神质

（Psychoticism, P）和掩饰性（Lie, L）4个分量表，每个

分量表各12个项目。

2 结 果

2.1 手机成瘾的基本情况

359名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得分呈正态分布，最

低分为 16 分，最高分为 78 分，平均（39.17±9.92）
分。有 121名大学生（33.7%）为手机成瘾者。手机

成瘾的16个症状中，得分位列前6位的依次是：一段

时间没带手机会马上查阅短信或电话（3.52±1.23）、

长时间没用手机感觉难受（2.84±1.11）、没手机感觉

失落（2.77±1.16）、因时间花在手机上而影响上课学

习效率（2.54±1.08）、手机故障时会焦躁不安（2.50±
1.17）、如果手机不在身边时会感觉孤独（2.49±
1.12）。对大学生手机成瘾进行2（性别）×2（专业）×2

（生源地）的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文理

科、农村城市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交互效应均不

显著。

2.2 人格特质、情绪体验和手机成瘾的相关

表1显示，内外向与正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

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与手机成瘾相关不显著；神

经质与正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

正相关，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精神质与正性情

绪呈显著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手机

成瘾相关不显著；正性情绪与手机成瘾相关不显著，

负性情绪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

2.3 负性情绪在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关系中的中

介效应

神经质与负性情绪、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负

性情绪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这基本满足中介

作用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2显示，神经质对手机成瘾（β=0.312，t=6.206，
P<0.001）及负性情绪（β=0.515，t=11.341，P<0.001）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当因变量为手机成瘾时，负性

情绪的纳入使得神经质对手机成瘾的预测作用下

降，但仍然显著（β=0.219，t=3.778，P<0.001）；且负性

情绪显著预测手机成瘾（β=0.181，t=3.124，P<0.01），

说明了负性情绪在神经质与手机成瘾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0.515×0.181/
0.312=29.88%。

表1 人格特质、情绪体验和手机成瘾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负性情绪在神经质人格与手

机成瘾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X指神经质人格，M指负性情绪，Y指手机成瘾。

3 讨 论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手机功能从

最初的打电话、发短信等最基本的联系功能之外，更

具有网络游戏、在线音乐和视频、微博、微信等许多

内外向

神经质

精神质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手机成瘾

（χ±s）
7.55±2.61
5.09±3.10
2.85±1.70

30.15±6.33
21.32±5.68
39.17±9.92

内外向

1
-0.242***
-0.032
0.449***

-0.126*
0.009

神经质

1
0.090

-0.228***
0.515***
0.312***

精神质

1
-0.108*
0.232***

-0.022

正性情绪

1
-0.048
-0.084

负性情绪

1
0.294***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312X
M=0.515X
Y=0.181M
+0.219X

R2

0.097
0.265
0.121

B
0.997
0.942
0.316
0.699

SE
0.161
0.083
0.101
0.185

β
0.312
0.515
0.181
0.219

t
6.206***

11.341***
3.124**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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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而这些新功能迎合了青年大学生的心态，也

增加了大学生对手机的过分依赖。手机成瘾在性

别、专业及生源地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

在大学生群体中，手机成瘾倾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大学生群体通过手机与同伴及家人进行交流、查找

资料等，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的必需品。

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与人格特质各维度之间

存在显著相关。其中，正性情绪与内外向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与神经质、精神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负

性情绪与内外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神经质、精神

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积极乐观、外向个

性特征的个体越容易产生正性情绪，消极悲观、内向

个性特征的个体越容易产生负性情绪；情绪不稳定、

高神经质、高精神质的个体以负性情绪为主，反之，

情绪稳定、低神经质、低精神质的个体以正性情绪为

主，这与王欢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负性情绪与手

机成瘾显著相关，大学生正处于现实自我与理想自

我统一整合的阶段，在此阶段内心矛盾和冲突伴随

着他们成长，尤其是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不一致

时，焦虑、抑郁等各种负性情绪随之产生，手机的社

交、游戏、娱乐等多媒体功能恰好满足了青年大学生

的心理需求，成为他们消除负性情绪的最好工具
[20]。相关分析显示，人格特征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

其中神经质可以显著预测手机成瘾。低神经质的个

体情绪稳定性较高，更容易在负性情绪被激发的早

期阶段采用有效的应对方式，以降低自身对负性情

绪的体验和反应。而高神经质的个体具有易情绪

化、冲动、焦虑、依赖性强以及逃避现实的特点，在现

实生活中容易出现人际交往问题而遭受挫折，导致

情绪低落，因此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手机与他人进行

交流，或者使用手机上网娱乐等来调节自身的不良

情绪，寻求精神寄托[6]。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神经质直接影响手

机成瘾，这说明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手机成瘾易感

性不同，神经质的个体更倾向于手机成瘾。另一方

面，神经质人格还可以通过负性情绪间接影响手机

成瘾，负性情绪在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手机成瘾关系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9.88%。

这说明神经质得分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

更倾向于手机成瘾。高神经质的个体具有情绪不稳

定，易冲动等特点，在人际交往中容易遭受挫折，产

生负性情绪，手机以其多功能性、虚拟性、互动性等

特点迎合了这类人群的心态。这类人群通过使用手

机产生愉悦感，由于自身在情绪控制能力薄弱，使得

这种愉悦感较为轻易的被占据和控制，从而驱使其

更投入到手机使用中，直至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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